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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碎换得山河整
□季国平

感动、震撼、洗礼，这是史诗评剧《革命
家庭》的编导和主演创作该剧时的心灵历
程，也是我们观看该剧演出时的切身感受。
由天津评剧院根据陶承原著改编创作的评
剧《革命家庭》，以强烈的思想感召力和艺术
感染力，首演就获得了广泛好评。

该剧以一个普通平凡的女子方承的视
角切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主人公
在丈夫江梅清的影响下，和丈夫、孩子一起
投身革命事业。在目睹亲人一个个离去的痛
苦中，她前仆后继、不忘初心，渐渐成长为一
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革命家庭》的故事和方承的形象，艺
术地再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前
仆后继、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历程。在建党
100周年之际，该剧的创作就是要激励广大
观众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革命家庭》随着女主人公方承的回忆
展开。1915年的长沙，方承的新婚之夜，在
丈夫江梅清的引领下，她从此走向革命。丈
夫惨遭杀害后，方承妻承夫志，携儿女辗转
武汉、上海寻找党组织。儿子被捕后，为了保
住党的秘密，母子毅然选择了自我牺牲。该
剧有着独特的构思和风格。正如编剧徐新华
所言，虽然这个革命家庭没有惊天动地的业
绩，没有光耀史册的殊勋，但他们懂得“家碎
换得山河整，为后代千家万户有和平”的道

理；他们相信革命终会胜利，但却从没有想
过自己能不能看到胜利，他们知道胜利要用
鲜血去换取。通过这个革命家庭的可贵付出
与牺牲，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无数家庭、千
千万万革命者可歌可泣、永载史册的伟大精
神。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
到了革命者为真理而不惜牺牲、九死而不悔
的信念，充分彰显了该剧的思想价值。

该剧生动地塑造了一门英烈和忠勇感
人的艺术群像，具备了“史诗品格”。方承一
家，英勇忠烈，剧中着力塑造了方承以及江
梅清、江立安、江小雯、江念清等革命者的崇
高形象。同时，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方承
一家又是千千万万个家庭中的一个典型，是
那个烽火岁月中无数共产党人的缩影。方家
英烈的背后，该剧艺术地再现了当年的学生
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再现了大革命
潮流中的革命者群像。在二度呈现上，导演
特别加强了“由一个人以点带面，以一个家
庭以面扩展的创作思路”，从而在塑造方承
一家典型形象的同时，集中反映了风起云涌
的伟大时代，凸显了该剧的史诗品格。

该剧重视写人、写情，人物形象鲜明生
动，情感浓烈感人，充分发挥了评剧艺术在
塑人传情上的优长。剧中的方承是一位善良

重情的普通女子，是该剧重点塑造的形象。
同时，该剧又全方位展示了方承一家的革命
人生。剧中有大量的场景展现方家人的亲情，
夫妻情、母子情、兄妹情，特别是方承与长子
江立安狱中相见的那场戏，生死抉择，生离死
别，牺牲自我，幸福天下，那浓浓的母子情和
大段声情并茂的评剧唱腔，震撼人心，催人
泪下。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有父母
儿女，有爱情亲情，在大义凛然的同时，也有
生离死别的痛苦，有放不下的牵挂。但是，在
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毅然选择了
牺牲自我。这台演绎共产党人峥嵘岁月的剧
目，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命运多变，情感表达
细腻，唱腔动听感人，主要角色与大革命潮流
相融合，多媒体技术的巧用和舞台开合灵动
的切换，让该剧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曾昭娟主演的方承形象深深地打动了
观众。作为当代评剧界的领军人物，近十余
年来，她在《凤阳情》《寄印传奇》《赵锦棠》
《红高粱》等优秀剧目中扮演了一系列动人
的形象，为广大戏迷所喜爱。而方承的形象
与她以往塑造过的这些角色都不一样。对此
曾昭娟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说：“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这部剧每唱一遍对我都是
一次心灵的洗礼与革命，我在一步步走进方

承这个角色，也希望通过方承可以实现自我
的超越。”显然，创作方承的过程，是曾昭娟
自我心灵洗礼的过程，也是对评剧表演艺术
的一次自我超越。她从熟读剧本和深入理解
方承形象开始，从方承特殊的人生历程和独
特的人物性格出发，经过反复的磨炼，力求
准确演绎人物，展现形象魅力。

龙华监狱中母子见面的戏是该剧的高
潮戏，也是曾昭娟在该剧中表演最为精彩的
一场重头戏。狱中与儿子相逢是她一生中最
为痛苦的悲剧场景，是剧中情感戏最为浓烈
的场景，更是集中表现了她忍辱负重、为了
革命大局牺牲自我的崇高人格。作为革命者
的方承，母亲的仁慈善良和革命者的坚定信
仰是底色，而革命者前赴后继的英勇顽强，
又赋予她忍辱负重、信仰坚定的浓厚色彩。
曾昭娟在这场戏的演绎中，既表现了内心对
敌人的满腔痛恨，也有母子间生离死别、直
抒胸臆的情感抒发，与以往塑造角色时淋漓
尽致的激情表演相比，又多了几分从容和克
制。她将对儿子的爱和失去儿子的痛，转化为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待到那日红旗高
挂明烛焚香再报喜讯，当告慰我的一家满满
一腔报国情”的必胜信念，体现出一位革命母
亲的仁慈大爱和博大胸襟。曾昭娟从事评剧
艺术多年，唱腔高亢，表演娴熟，以声传情，以
情塑人，形成了鲜明的表演风格。在《革命家
庭》中，她以精湛的评剧艺术，声情并茂的唱
腔表演，再现了革命母亲的崇高形象，为评剧
艺术画廊又增添了新的典型形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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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石能形成磁场，巨大的磁石能形成巨大的磁场。磁场
有能量，这种能量有魔力、有魅力，有巨大的吸引力、凝聚力
和巨大的重塑力。这正是笔者看评剧《革命家庭》的精神感
受。换句话说，《革命家庭》的精神高度和思想价值就在于革
命的魔力、魅力，革命的吸引力、凝聚力和革命的重塑力。

看《革命家庭》，笔者觉得这是一块被艺术家呕心沥血、
精雕细刻、精心熔铸的“红色晶体”。优秀的艺术成品不是以

“矿石”“题材”说话，而是要靠经过无数次艰苦的加工锤炼
而最终熔铸成的“晶体”说话。评剧《革命家庭》就是这样一
块艺术晶体。该剧改编自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从文
学、电影再到舞台剧，不只是艺术形式的转换，更有叙事角
度、意象选择、重点取舍、场上经营等挑战，而舞台呈现和制
作如此精湛精良，这当然与强大的主创力量有关。

全剧采取主人公方承的平实自述和一幅全家福照片开
场、收尾，并贯穿。戏剧结构直通主题甚至是思想意蕴。全家福
照片蕴含着无数经历、风云和故事，随着这张全家福展开的方
承的个人命运史、家庭命运史和党的命运史、国家命运史与百
年中国革命发展史，构成了全剧的精彩内容。

方承本是革命年代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遵父母指腹
为婚才嫁给了从没见过面的丈夫江梅清。戏剧开场的情境
就极有创意，同一房间，两个演区：一边是洞房（新娘），一边
是“革命”（以江梅清为首的革命青年慷慨激昂）。等江梅青
要进屋去取《青年杂志》时，才撞到新娘。一掀盖头，这个女
人惊讶了：“我的天爷呀，难道我上辈子烧了高香！”她被江
梅清这块革命的磁石深深吸引了。江梅清为“江方氏”改名
方承，还一笔一画地教她识字。自此，幸福甜蜜的“我的一
家”生活开始了。但她没有想到，这一家最终变成了“革命
家庭”，连4岁的小念清后来都是。本想做个“贤妻良母”的
方承，遇上了革命的丈夫，遇上了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遇上
了腥风血雨，遇上了丈夫牺牲、儿子牺牲……她由懦弱到
坚强，由懵懂到清醒。正是革命的“磁石”使方承的“我的一
家”变为了“革命家庭”。从识字、剪发、护坟、找党、舍子，到
最后回到革命岗位，这个革命母亲的形象成长得自然、天
然、必然。

看这部戏的另一个感受是，中国剧坛的三位女杰在创
作中好像也成为了一整块磁石、一整块晶体。很多场面就是

编导演同场同时同心同力的创
造结晶。曾昭娟是中国评剧界的
领军人物，她的嗓音、演唱技术
炉火纯青，她的唱腔字字如刻、
句句如缕、细腻细致，满宫满调、
收放自如、高低有致、节奏有序。
在《革命家庭》中，她的演唱被柔
情、温情、真情、深情全面渗透，以
情驭声、以情带声，观众在被震
撼感动的同时，品味享受着曾昭
娟声腔艺术的美的韵味。整部戏
的演唱都是在对人物的透彻深
入的体验过程中完成的，充分体
现了一个艺术家的美学修养。

全剧高潮在第七场龙华监狱审讯室，这场戏舞台只有一
面黑屏，中间一门，审讯官端坐。表演区是方承母子，两把椅
子，舞台只有黑黄灰三点三色。这场戏的舞台调度、戏剧动
作、演员表演、唱腔设计、情感推进等都具备了戏剧经典的品
质。方承的大段唱腔由清板吟唱开始，后接散板、反调、紧打
慢唱等，直至推向音乐高潮“告慰我的一家满满一腔报国
情”。整场戏的情感张力、唱腔的艺术难度、人物心理的变化
与戏剧动作的转进等，达到了极高的美学境界。

当然，演员的高水平发挥离不开编剧的上乘剧作和唱
词。比如第二场戏写农民革命，徐新华没有把重点放在运动
的暴烈上，而是放在了为方承“剪发”的情节上：家乡变了，
世界变了，要“跟过去告别”。方承唱道：“没见过乡下的女子
这样高兴……梅清就是那引路人；忽觉得不是头发短了几
寸，是跟我的丈夫又近了几分”。编剧把“革命”写出了幸福、
诗意、温馨、浪漫，这是艺术思想的发现，是艺术把握能力的
表现。

这部戏的艺术成就当然更离不开导演的“导”。这块艺
术“晶体”的冶炼和熔铸，主将是张曼君，她对舞台的驾驭似
已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整出戏紧凑、流
畅、令人叹服，甚至叙事中很难处理的茬口、断痕、跳荡、错
位等都被巧妙密织得天衣无缝。例如那张全家福，也可看作
是一块“磁石”，或是革命磁石吸引凝聚的结果（甚至可以说

是戏剧形象的“种子”）。戏剧以上海解放，方承的自述开始，
舞台右前方是全剧贯穿的演出支点，一个茶几、一束兰花、
一幅全家福照片，照片其实是剧中第三场，1927年大革命失
败后方承与江梅清诀别前照的。全家福几乎凝聚了所有事
件。结尾还是全家福，但却是6个人，江梅清与立安复活上
场，又多了作为解放军军官的念清和4岁的革命者小念清。
张曼君的一大本事是高压浓缩、高温熔炼，她能把别人看来
如矿山一样庞杂的东西，用一个艺术化的场面甚至一个动
作瞬间完成。例如第七场结尾，国际歌声中母子二人交错而
行，立安一步步走向刑场，方承一步步走进小楼，画外，立安
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响，牺牲；画内，方承一声“立
安！”大恸，“三哭”。这本是土地革命时期生离死别的场面，
但江小雯随即上场问：“妈妈，您怎么了？”戏就直接进入下
一场“解放了”的尾声。魔幻、荒诞、穿越、拼贴，要把这些熔
铸成好像现实中就存在着的无违和、无痕迹的“生活形态”

“现实逻辑”，甚至是“现实主义”，这得多大功力。
“经典”这个词是不能随意用的，经典必须经过历史时

空的检验。革命题材、红色题材作品刚刚诞生就成为“经典”
是语词泡沫。评剧《革命家庭》由红色题材作品改编，把革命
叙事、红色叙事转化为美学表现，我们可以说它是“经典化”的
过程。至于能否成为中国艺术的经典，我们现在看到了努力，看
到了品质，当然也看到了可能。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当下众多红色题材的创作演出中，天津评
剧院的《革命家庭》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题材优
势，并且开掘充分，很好地彰显了故事讲述的优
势和浓烈情感的征服力。在新时期的审美要求
下，它以评剧的艺术表现力，通过改编创作的新
视角，特别是导演张曼君、主演曾昭娟等的深情
演绎，浓墨重彩、激昂悱恻地写出了百年来革命
历史上一个共产党员家庭的大爱与牺牲、壮烈
与深情。该剧不仅写出了革命历程的风雨如磐，
更写活了革命人意志与情怀的变化和崇高，昭
示了革命者追寻光明的历史意义。

作品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张曼君导演执著追
求的戏剧叙述和文学基础的高度契合，呈现出
其讲述方式的灵动，充分体现了注重情感点的
张力渲染，把其导演风格方面最具表现力的抒
情浓烈与艺术手法炽热的表现特点展现得恰到
好处，令人深深叹服。这样的面貌也为故事讲
述、人物塑造、情感渲染搭建了艺术化、深情化、
独特化的抒写平台。通过评剧艺术家曾昭娟心
领神会的舞台呈现，评剧本体的风格很浓郁，捕
捉与展示人物特定生命和情感空间的表演体现
出很强效果，使方承这样一个从湖南走出的普
通妇女，生命与革命历程清晰，为她最终承担起
革命重任，成为具有广博情怀的伟大母亲，营造
出血肉真实、内心真切的戏剧讲述。从而把人物
的精神高大地转化为立体、鲜活的评剧舞台形
象，这是这出戏最大的看点，也是该剧最突出的
特色与最感人的地方。

改编自电影的特殊性，决定了《革命家庭》
的故事呈现不能完全依照戏曲的叙述方式。若
不寻找特殊的故事展开方式，甚至会削弱电影
文学剧本那种时代的壮阔感与人物、家庭命运

的丰富曲折，也不能体现张曼君导演的独特舞台风格。剧中的叙
述采取倒叙方式，但展现的每一个情节点都是方承及其一家人
革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情感变化的高光时节、精神展示的闪亮重
点。叙述方式和效果的成功选择，是该戏取得成功的前提保证。

该剧文本采用段落性重点展示、展开的方式，极大增强了讲
述的完整性，也极好地承托起重点人物与时代、家庭与亲情的变
化和展开。方承无疑是“打开”革命家庭的重点，与她关联的夫妻
情、母子情、同志情，特别是她从一个革命者家属成长为坚强自
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历程，具有中国革命的普遍性与革命者成
长的代表性，这在剧中捕捉和展示得非常恰当与传神。从最初

“出嫁”时对“屋门外高声大嗓”的不解，到产生“书生们血气方
刚”的惊叹，人物的展现真实、自然、细腻、感性。“剪发”一场，容
妆的变化其实是时代和人物精神变化的形象展示，也是张曼君
导演最擅长的：在明场戏改变人物，从而打通时空，纵横开阖，力
求升华出抒情性的戏剧看点。这场戏曾昭娟的表演非常见功力，
层次细腻可信。在看到众多女子求解放的场面时，方承那段“没
见过乡下女子这样高兴”，以非常欢快的评剧旋律细腻恰当地抒
写了她内心的变化与兴奋、惊奇与满足。又如夫妻生离死别的

“突变”，江梅清义无反顾的“赴死”，方承哭夫的核心唱段“十二
年”，“立碑”的说服众人，雨中寻子的歌舞前行，棚户立脚的革命
身份变化，直至“牢房见儿”的母子大爱，所有情节都有极强的感
染力，体现了人物的转变与精神升华。

该剧的视觉与情感冲击力强，这始终是张曼君导演剧目和
曾昭娟表演风格的突出特色，在此剧中同样体现得格外充分。同
时，该剧对于导演擅长运用的歌舞方式也有一些改变。更多具有
寓意性、代表性表现方式的追求，使得该剧的看点与表现点聚焦
到了人物及其情感变化。这样的处理使戏剧焦点更集中，情感效
果更深沉，演员和剧种本体也更突出更鲜明了。与此相关，讲述
方式的艺术浓度营造，为主演提出了更繁难的艺术课题。曾昭娟
一贯的舞台风格，是追求和体现较为浓烈的一种个人品质，但在
这个戏里，她更多向节奏把控，与演出人物不同时期的年龄、气
质、革命意志的变化靠拢，在声腔、流派、个人风格方面更加自觉
地为人物服务。这出戏中，方承由内及外各方面的变化都非常
大，从初嫁少女到贤惠妻子，再到烈士遗孀、革命战士、英雄母
亲、垂暮老人，相较于年龄等自然状况的改变，对人物的身份与
情感变化的把握更难，这对一个戏曲演员来说，处理得法并升华
出彩儿并非易事。若仅满足于演故事、演流派，那肯定要捉襟见
肘、似是而非的。可喜的是，曾昭娟在这出戏中发挥了更加成熟
的表演，她始终围绕人物和戏剧任务做文章，在对不同环境和情
景下方承内心的梳理解读下，使用了不同的表演方式，其体现出
的效果显现出曾昭娟艺术构建的特点，即注重在理解基础上活
化内心，在求准确基础上运用手段，在求真实基础上运用变化，
在求效果基础上燃放感情。从而使她塑造的方承有血肉、有精
神、有变化、有大爱与真情。作品以具体的舞台人物承托其所对
应代表的一类革命母亲的共性之伟大，并焕发出以其为代表的
共产党人初心和信仰的坚定与崇高。笔者认为，这正是这个戏最
本质与最重要的时代价值。

该剧舞台阵容较为独特完整。重要人物的演员人人称职，
音乐创作有时代风范和革命气势，剧种特点和情感元素同样浓
郁。特别是舞美，舞台设计构思巧妙，震撼壮阔。应该说，这一切
的匠心营造共同构成了这出面貌俊朗的新创革命历史题材剧
目的成功。

革命文化是近代中国实现民族解放、国家新生时形成
的特定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用奋斗、牺
牲创造的红色文化构成了这一文化的核心内容。经过红色
文化锻造与洗礼的中国社会及人民大众，投入到革命文化
的创造中，成为了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见证者。
有着“革命母亲”之誉的陶承，在其口述自传《我的一家》中
即通过个人体验与经历，展现了红色革命文化与一个普通
家庭的深度联系，而这也成为了1961年电影《革命家庭》创
作拍摄的基本立意。

电影《革命家庭》以剧中人“周莲”的成长作为主线，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母女三人被营救走向延安的情节寓意，来表
现正确的革命方向对社会个体的思想指引。与电影不同的
是，评剧《革命家庭》用更具象征化的人物形象，突出了革命
文化渗透于民族心灵史中的文化记忆。用主人公“方承”在全
国革命取得胜利之际的往事回忆，展现了革命带给生命个体
的命运升华和个体投身革命后的精神蜕变。这种别出机杼的
艺术构思，让小说所描绘的革命生活和人生履历转化为符合
戏曲艺术规律的记忆场面及情感宣叙，形成了对宏大革命历
史的微观聚焦，也形成了对丰富社会图景的散点透视。

该剧顺着主人公的回忆，将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
国社会生活予以高度浓缩，通过方承丈夫江梅清、儿子江立
安、女儿江小雯、幼子江念清的人生流转，对30多年间知识
分子、农民、工人、学生、军人等诸多社会群体及他们参与的
革命斗争生活进行了艺术化提炼。一家人在湖南、湖北、上
海乃至苏联等地的革命生活踪迹，以及他们经历的学生运
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等历史事件，以展示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全息视野
呈现出来。这些历史及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或是剧中人所
参与的事件细节、在历史影响下主人公进行人生选择的因
素契机等，都作为切实的社会事件辐射、投照进方承一家人

的生活中，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回应，描摹了普通家庭、
个体与中国革命历史及社会进程的命运联系。方承一家为
了追逐理想，父子相继牺牲，为了寻找信仰一家人千里跋
涉、屡经磨难，凸显出这个独特家庭的典型特征。同时，这一
家人特殊的思想抉择和命运沉浮还更普遍、生动地诠释了
中国亿万家庭接受革命文化的心路历程，鲜明地标识出中
国社会走出传统、走进现代的精神历程。

剧作铺陈的几个历史片段基本都截取了人物记忆深刻
的瞬间，是最能让方承永久记忆的内容。如第一场“洞房”，
展示江梅清在揭起新娘红盖头时的两情缱绻，以及他为方
承重新起名，并手把手地教她写字；第二场展示江梅清怀着
革命热情亲手为方承剪去长发，这一幕成了农民运动中最
为温柔的场面；第三场展示“马日事变”前夕江梅清紧急部
署相关事宜，在方承心中留下了牺牲前的最后印象，他英勇
就义时的大义凛然也成了鼓舞一家人的精神动力；第四场
展示方承千里追寻组织，在上海学运的队伍里看到了儿子
的飒爽英姿；第五场展示江小雯在资本家的工厂里遭到恶
毒欺凌，她为母解忧、救护幼弟的负重前行成为了苦难生活
里最温暖的情感释放；第六、七场展示江立安因叛徒出卖而
被捕，母子二人在监狱中面对面、难相认，立安的牺牲成了
方承心中永远的痛，也成了她继续革命的力量源泉。这些情
境取消了叙事时的逻辑铺排，而只侧重于特定情感、观念、
思想的直接表达。对主人公而言，这些定格在记忆中的场
面，无论是慷慨陈词、悲情倾诉，还是温情和煦、深情凝视，
最终都浓缩到了生活片段中，升华成了其对家人的情感影
像。剧作最终就像始终置放在舞台上的那帧全家福，用每个
人在革命历史中的情感张扬共同拼接成了一个家庭在革命
时代的独特作为。这是导演张曼君和编剧徐新华对文本和
舞台的别样创造，剧作突破了戏曲对人物关系、情节结构的
惯常书写形式，在片段与散点的连缀贯穿中，通过主人公的

意识流空间，凸显了人物心灵成长的脉络。
剧中方承作为历史的被动感知者用回忆表达着对革命

的诸多印象和评价，由此建构出一名普通女性向革命者不
断质变的精神信仰之路。剧中因此存在着两个气质迥然有
别的“方承”，一个是1949年的她，一个是处在精神蜕变之
中的，见证了丈夫牺牲，送别儿子就义，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的方承。前者是现时的、静态的，是回忆的主体；后者则是处
在动态中的、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方承。张曼君导演用娴熟
的时空转化手法让人物灵动地出入于历史与“当下”。剧中，
方承每每从舞台定格中走出，作为叙述者直接表达对往事
的感怀，在情感记忆和生命体验中让意识自由穿梭，在心灵
的回溯中以特殊的情感冲击力度，强化着其极具浪漫色彩
的思想观念。

该剧与戏曲惯常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同。在评剧表演
艺术家曾昭娟的驾驭中，她仅凭一个“披”与“揭”披肩的动
作、一个从台中演区向台口全家福走向的调度，即实现了两
个方承的对话与审视，完成了两种人物质感的瞬间转变。剧
中有两个场面最能展现情感瞬间爆发时的人物成长：一是江
梅清英勇就义时，方承先以“晴空霹雳轰头顶”一段唱宣叙出
自己对丈夫的怀念，而当“将共党分子江梅清暴尸荒野！不得
葬入板塘！”的声音响起后，她又紧接着“一声喝唤醒我魂飞
之人”，拼命为夫安葬立碑，用柔弱的女性之力维护着革命者
的尊严；第二个场面是方承面对审讯室内的儿子，唱腔在展
现其从“认子”到“舍子”的过程时，既依托于特定心理逻辑下
的情感流露，也显示出演员的旁叙者视角。这种出入于代言
与叙述的唱腔形态难度很大，而曾昭娟的演绎却带来了震撼
的艺术效果。艺术家娴熟地完成了主人公跨时空的情感转
化，在更高的演唱技法和表演技法上实现了人物形象的饱满
塑造与多元审视。

在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革命家庭》用独特的
艺术手法映射历史，展示了生命个体在信仰确立、追逐、坚
守过程中的伟大。“家碎换得山河整，为后代千家万户有和
平”。剧作通过女性的感知来感受信仰的力量，这是以张曼
君、徐新华、曾昭君为代表的主创团队用心、用情所展现出
的独特创意。

评剧评剧《《革命家庭革命家庭》》的文化记忆的文化记忆
□□王王 馗馗

评剧《革命家庭》笔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剧目，张曼君导演、徐新华编剧、曾昭娟
领衔主演的评剧《革命家庭》，由中共天津市委宣
传部、北方演艺集团打造，天津评剧院演出。剧作
根据革命母亲陶承的自传《我的一家》改编，通过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主人公方承一家的革命
人生，展现了自1915年至新中国成立30多年间，
中国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及宏大历
史视野下生命个体的精神蜕变与心灵成长。业内
专家认为，该剧用突破戏曲惯常的情节结构和塑
造手段，在人物心灵的回溯中串联起灵动的时空
转换，以一个独特家庭之典型与普遍，以一名平凡
女性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精神质变之路，讴歌了
大时代下无数革命者可歌可泣的伟大精神，是一
部寓意深远、创意独特的优秀现代评剧作品。

——编 者

革命的磁石和艺术的晶体革命的磁石和艺术的晶体
□□马马 也也


